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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亚：咒诅与祝福
创世记 9:18–29
圣经中描绘了挪亚和他的家人在出方舟后，万物各从其类地散开，他们英姿勃勃地站在新世界的阳光下。这段记述采用了希伯来史诗式的慢动作重复风格，为要深刻印入我们的想象。它代表了一个新的开始，而伟大的挪亚则是人类的核心人物。
挪亚确实气宇轩昂。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上燔祭，象征着将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上帝。挪亚全然奉献的馨香之气使上帝喜悦。上帝随后赐福给挪亚，叫他生养众多，使他的后裔再次遍满地面。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得到了肯定。最后，上帝与挪亚立约，应许他永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立约的记号是闪烁的彩虹，正如上帝亲口所说的“我的虹”。
挪亚英姿飒爽地站在上帝之虹的绚丽光辉之下。这立约的记号灿烂地笼罩在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以及他们的妻子头上，全地的人项都是从他们传出来的（参 18, 19 节）。我们可以想象，在暮色中，上帝之虹那粉红、青绿和金色的光芒映照着他们的背影。
何等的一天！又是何等的应许。挪亚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正因如此，他是一个义人。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挪亚……因信……自己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11:7）。他不仅是义人，在当时的世代也是个“完全人”，并且他“与上帝同行”（创世记 6:9）——就像那未曾见死的以诺一样。此外，上帝呼召挪亚建造方舟并经历航行，成了他惊人顺服的机会——“凡上帝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6:22；参 7:5, 9, 16）——也成了他信心之忍耐的明证。
这位伟人接下来的表现会如何呢？在如此伟大的航程之后，一定值得一看！

挪亚的罪 (20, 21 节)
的确值得一看——但并非以我们预想的方式：“挪亚作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棚里赤着身子”（20, 21 节）。公义且蒙拯救的挪亚，竟然醉倒在帐棚的地板上。一些评论家（特别是早期的评论家）曾试图淡化这一幕。例如，德利奇（Delitzsch）说：“挪亚因不知道酒的烈性，喝了便醉，在帐棚里露了体。”
但事实是，挪亚并不无知。他已经六百多岁了，这件事发生在洪水之后的一段时间，因为葡萄园需要数年才能产酒，更不用说他现在已经有了众多的孙辈，因为含的儿子迦南是四个儿子中最小的（参 10:6）。他是一位资深的农夫，知道酒的威力。他并非无助的受害者。他之所以醉倒，是因为他的饮酒失去了节制。挪亚造成了自己的堕落。希伯来语中的“赤着身子”是一个反身动词，强调他“让自己露体”。他酩酊大醉，以至于脱光了衣服晕了过去。既然他露了体，也就使自己笼罩在羞辱和丢脸之中（参哈巴谷书 2:15；耶利米哀歌 4:21）。
罪在新世界中依然活跃。格雷姆·戈兹沃西（Graeme Goldsworthy）评论道：“洪水并未清除地上的邪恶，我们也无法假设那是其目的。” 诚然，如果上帝想要根除邪恶，他就必须根除整个人类。但上帝不会这样做——因为他曾应许夏娃的后裔总有一天要伤撒旦的头（参 3:15）。
尽管如此，罪的毒害性令人震惊。挪亚曾是全地上唯一的义人。他的公义并非自生的，而是上帝所赐、因信而归算的义。在他那败坏的洪水前世代，他那无可指责的生活曾是一件奇事。但在那一刻，罪战胜了他。这个在帐棚里失去意识的无助酒徒，对我们来说是和洪水一样重大的警戒。挪亚无法靠自己得胜。他有极其严重的瑕疵。他需要来自自身之外的帮助。他需要上帝的恩典。
挪亚的愚昧被记录下来是为了让我们得智慧。他那凄惨的榜样表明，处于盛年甚至晚年的人，有时会被以前避开的感官欲求所胜。我深知这一点，因为多年来一直有人告诉我。但现在我也能感受到——那种允许自己沉溺于年轻时所规避的视觉、思想或肉体诱惑的倾向，还带着自欺欺人的借口：“我年纪大了，这些东西害不了我。” 当冲突减少时，人往往会松懈。当全世界都反对挪亚时，他直面嘲笑与暴力。但在他自己的葡萄园里，在那些不需要他证明美德的家人中间，他放松了。马库斯·多兹（Marcus Dods）观察到：“挪亚并不是唯一一个在众人注视下行事正直、保守衣服不染世俗，却赤身躺在自己帐棚地板上的人。” 我们在家庭生活中可能变得如此大意，以至于在信任的人面前放弃了属灵的操练。很多时候，我们家里的墙壁见证了急躁、愤怒、诽谤的话语、懒惰和私欲——如果这些墙壁能说话，它们会把我们的白发悲惨地带下阴间。
记住罗伯逊·麦奎金（Robertson McQuilkin）在《让我黑夜前到家》（Let Me Get Home Before Dark）中的话：
那个变得刻薄狭隘 灵里的黑暗， 枝头上萎缩的果实， 令同伴尝起来苦涩， 成了那些依然爱我的 少数勇敢者的负担。 不，主啊。让果实长得丰盈甜美， 叫凡尝过的都喜乐； 成为上帝动工的灵里印记， 在末了时更强、更满、更亮。 主啊，让我黑夜前到家。
挪亚的失败见证了随着岁月流逝而等待着信徒的危险。他那可悲的松懈是要求我们保持警惕的呼吁。更重要的是，圣经在这里记录挪亚的堕落，是为了教导我们：这位曾如此荣耀上帝的洪水前伟人，是一个有瑕疵的人——一个罪人——因此需要持续的恩典。罪随他进入了新世界。人类的困境完好无损地存留了下来。这就是新世界痛苦的现实。
儿子们的回应 (22, 23 节)
罪在挪亚身上活跃，也在他的后裔中活跃。“含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22, 23 节）。
含。 含带着窃笑的快感看着他老父在帐棚里赤身裸体的丑态。他还从向兄弟揭露父亲的愚昧中获得病态的愉悦。他的行为是嘲笑和戏弄。这在原型上废除了后来的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并且是对创造等级秩序的恶劣违抗。含亵渎了父子关系，既得罪了父亲也得罪了上帝。实际上，他进一步揭露了父亲的羞耻。
闪和雅弗。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闪和雅弗采取行动来遮盖父亲的羞耻，给他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为“那件衣服”的东西。显然，含把那件被挪亚脱掉的衣服带了出来给兄弟们看，从而完成了对他父亲羞耻的揭露。圣经非常用心地显示兄弟俩没有看到父亲的赤身。他们背对着挪亚，将衣服搭在两人肩上，然后慢慢倒退进帐棚，在不观看的情况下把衣服盖在他身上。因此，他们“遮盖了父亲的羞耻”。诚然，“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得前书 4:8）。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儿子们遮盖挪亚的羞耻具有深远的属灵含义，因为他们的行为在不经意间模仿了上帝。记得当亚当和夏娃犯罪时，“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3:21）。挪亚的儿子们现在遮盖了他的罪和赤身。
挪亚的儿子们——一边的含，和另一边的闪与雅弗——代表了人类的两大群体：一类像亚当和夏娃一样，在上帝的帮助下遮盖了羞耻；另一类像含一样，不试图遮盖羞耻，甚至厚颜无耻地揭露它。对于闪的一支，将会有祝福；但对于另一类，即迦南人，将只有咒诅。
所以在这里我们学到了划分全人类的伟大界限：一类是因罪得遮盖而蒙福的人，另一类是因罪显露而受咒诅的人。后世大卫王的福分表达了神圣的现实：“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诗篇 32:1）。
挪亚的预言 (24–27 节)
挪亚如何得知所发生的事，我们不得而知。显然有人给他盖上了衣服。最可能的是他询问并被告知了。毫无疑问，含的话语和他行为一样激怒了他，因为含嘲弄的话很可能引起像该隐和亚伯勒那样的兄弟纷争。挪亚在这里的预言是他圣经中仅有的记录下来的话。他对含的儿子迦南的咒诅，以及对闪和雅弗的祝福，实际上是他的遗嘱，因为接下来的经文就报告了他的死亡，为古代塞特的谱系画上了句号。
咒诅。 咒诅首先到来：
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 “迦南当受咒诅， 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 (24, 25 节)
咒诅没有落在作恶者含身上，而是落在含四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身上，这四个儿子按顺序是：“古实、麦西、弗、迦南”（10:6）。
为什么咒诅落在迦南身上？首先，因为挪亚很可能在迦南身上察觉到了他在其父身上看到的邪恶特征。迦南是一颗坏种子。他已经步其父亲的后尘。
其次，这个咒诅是一个先知性的预言。德利奇写道：
挪亚借着他所与之同行的上帝的灵和能力，从他儿子们的道德本性及其已展现出的不同倾向中，洞察到了他们后代未来走向的萌芽，并说出了祝福与咒诅的话，预言了从他们而出的各部落的历史。
除非主成就，否则这种咒诅本身没有力量。唯有上帝希望成就，他才会让这咒诅发生——而他确实这样做了。
第三，迦南是迦南人的祖先，迦南人是以色列败坏的宿敌。因此咒诅落在了以色列未来的敌人身上。迦南人是一个感官败坏的民族。异教迦南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含那猥琐情欲的延伸。从亚伯兰进入那地的那一刻起，迦南人就在那里传播腐败（参创世记 13, 15, 18, 19, 38 章）。利未记 18 章用一系列委婉语描述了迦南人的堕落习俗，其中二十四次使用了“露体（赤身）”一词（参 7-23 节）。
对迦南的咒诅对于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妥拉》原始读者来说，具有巨大的当代意义。他们的命令是赶出迦南人。挪亚的预言已经预见到了如今众人皆见的苦果。迦南人是赤身、无耻、显露的。他们将成为闪和雅弗——即以色列人、印欧人和海上民族横扫迦南时的“奴仆的奴仆”（9:25）。
祝福。 挪亚的“受咒诅”与“蒙福”相对应。年迈的挪亚再次以先知性的眼光展望未来，看到了闪及其后裔以色列人将体验到的丰盛祝福——他所看到的使他的灵魂升华，爆发出了赞美。
“耶和华闪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 愿迦南作闪的奴仆。” (26 节)
正如我们惊讶于咒诅归于迦南而非含，现在我们也惊讶于祝福不是直接给闪，而是给他的主，耶和华。汉密尔顿（Hamilton）指出：“通过将祝福导向耶和华而非闪，叙述者将人类参与者置于神圣参与者之下。受赞美的是耶和华，而不是闪。”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使用了上帝立约的名字，这暗示闪（以色列的祖先）已经与主建立了立约关系，而他的祝福完全在主里面。与上帝的这种特殊关系确实是任何人所能体验到的最高、最伟大的祝福。通过塞特的谱系，为亚伯兰建立一个与耶和华有特殊立约关系的民族铺平了先知性的道路。
挪亚的预言接着延伸到了雅弗。
“愿上帝使雅弗扩张， 使他住在闪的帐棚里； 又愿迦南作他的奴仆。” (27 节)
从 10:2–4 的民族表中可以看出，雅弗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印欧人，涵盖了延伸到整个大陆的广阔领土。挪亚希望“雅弗……住在闪的帐棚里”，涉及分享闪的祝福。虽然以色列人、来自埃及的含族人和来自小亚细亚的印欧人确实经常征服迦南人，但在旧约中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些雅弗的外邦人住在闪族的帐棚里以分享他们的祝福。
但新约揭示了另一种情况！通过基督，外邦人（包括含族和雅弗族）成了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拉太书 3:29）。关于这一点，加尔文评论道：
这是借着上帝在福音中所发出的甘甜温柔的声音成就的；这一预言至今每天都在实现，因为上帝邀请分散的羊加入他的羊群，并从各方收集那些将要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的人。我们的信仰确实得到了非同寻常的支持，因为外邦人的蒙召是由先祖挪亚亲口宣告的；免得我们认为永生的产业普遍提供给所有人是突然发生或偶然发生的。
福音并不新鲜。它首先在堕落时向亚当和夏娃宣告：“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3:15）。上帝遮盖他们的羞耻预表了它（参 3:21）。挪亚从审判之水中蒙拯救描绘了它（参彼得前书 3:20）。
尽管如此，当挪亚踏入被洪水洗净的新世界时，他随身带回了罪。罪那令人震惊的毒害使他赤身醉倒在帐棚里。含随后利用他父亲的罪作为自己野蛮、感官愉悦的机会，并亵渎了上帝在创造中定下的美好秩序。
挪亚在含的小儿子迦南身上看到了同样的罪在滋长，并说出了预见迦南人作为上帝子民之敌而堕落的预言。但挪亚的预言也预见了闪及其后裔以色列人的祝福，他们将生活在与耶和华的立约关系中。挪亚的预言预示了上帝与亚伯兰立的约：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12:2, 3)
那最终的祝福通过基督，从闪的帐棚传给了外邦人。“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拉太书 3:29）。
今天，福音没有疆界。它带着拯救的能力临到含、闪和雅弗的后代。“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在各人之内”（歌罗西书 3:11）。
福音并不新鲜。上帝恩典计划的展开始于他对亚当和夏娃的宣言。随后由挪亚、亚伯兰、摩西、大卫和众先知传扬——并最终在基督里成就。从亚当到施洗约翰的所有应许，都在基督里得到了成就。“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藉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上帝因我们得荣耀”（哥林多后书 1:20）。
他是我们罪孽最终的遮盖。他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 1:29）。

